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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洋务运动只学技术

根本不行

齐鲁晚报：甲午战争是不是
我们败在准备不足？

张海鹏：日本是经过几代人
的努力和准备，包括经济上、军
事上、社会动员方面的准备，以
及国际舆论准备，而且它涉及多
种进攻中国的实施方案。

这一些在中国都没有。在我
们的文献上看不出来当时清政
府在应对日本方面做过什么准
备。日本方面在中国收集情报的
人，很多都是名人，比如日本有
个人（为桂太郎——— 编者注）回
国以后写了《邻邦兵备略》，这个
邻邦就是指中国，介绍了中国军
备的准备情况。还有一个武官写
了《征清意见书》（为驻华武官福
岛安正）。英国海军后来发现，还
有六份征清方策，还有多少我们
不知道，也许还没被发现。

此外，日本有一个举国战争
的体制，包括政治、后勤、外交方
面，都做了周到的安排，在甲午
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国内已经形
成了集中讨伐中国的民间情绪。

戚俊杰：（准备不足）肯定是
一个原因。我们有些人是到了一
个关键点，比如甲午战争100周
年、120周年才进行反思，这是不
对的。平时就应该进行反思，有
警醒意识。我研究甲午战争这么
多年，得出一个经验教训，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哪怕一个人，做
事都需要主动，被动去发展、思
考，这样永远不行。我们不侵略
别的国家，但不代表我们不主动
防御。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甲午用
了26年，政治、军队和外交都做
了充分准备，既有框架，也有具
体措施。战前，日本思想统一，士
气高涨。

林则徐虽然是“开眼看世
界”第一人，强调建设海军，但意
见没有被采纳。魏源的《海国图
志》，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这本书
的先进性与引领作用，但在中国
不被重视，反倒在日本非常受欢
迎，被视为理论教材，海权、海洋
意识在日本人心中扎下了根。

齐鲁晚报：有人说洋务运动
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
失败。

戚俊杰：有关联性。洋务运
动只学习西方的皮毛，“中体西
用”，只学技术，这根本不行。

那时候，一则意识不到全面
改革的必要性；二则，当时既得
利益集团太庞大，地方大员根本
无法消除障碍。改革一旦到了深
水区，或者进行不下去时，必然
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清末，虽
然经费紧张，但用于改革图强、
海军建设方面还是可以的，只是
因反对声太大，大量经费被腐
败，所以要坚决反腐，这样才能
去除改革的障碍与壁垒。

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
举国上下形成共识，思想统一，
行为上，天皇等还带头节俭。

张海鹏：洋务运动严格说
来，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不是
一个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发动的
一个所谓现代化的运动，只是地
方大员在某些省份发起的，而在
朝廷、在中央，实际上慈禧太后
并没有积极支持洋务运动，而且
朝廷的很多人反对洋务运动。所
以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展30多年，
规模仍然较小。

巨额赔款让清政府

无力再做大的改革

齐鲁晚报：对于改革，全国
上下，特别是普通民众是不是必
须得有共识，或者一些现代的意
识必须扎根？

戚俊杰：是的。日本在建设
海军方面，天皇和伊藤博文都捐
款，下面的普通老百姓意识到海
军的重要性，也捐款，因为他们
对建设海军的必要性有了认识。

齐鲁晚报：甲午前，中国的
普通民众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
要性，这是否该归责于我们刚刚
被迫打开国门？

戚俊杰：不能简单地这么
讲。日本也是被迫打开国门，但
日本人思想意识转变非常快，主
要是他们危机意识特别强。中国
向来以天朝自居，对西方的事物
动不动嗤之以“蛮夷”等等，思想
中还多少有些自大。

有时还要看国家最高统治
者的能力和意识。如果连国家最
高统治者都没有认识到改革的
必要性，不去对国民进行宣传和
教育，老百姓就更不知道了。但
日本却不断对国民强化教育，这
就是差距。

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有关于
真理标准的讨论，现在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都
是就改革等先在思想上达成共
识。联系到当下的反腐，从上到
下形成了思想上的统一，既打大
老虎又打苍蝇，这非常值得肯
定。

张海鹏：梁启超讲“唤起吾
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
也”。在甲午之后，我们就有不少
国民和官员意识到海军建设、政
治改革的重要性，还有很多现代
性思维也开始慢慢产生。只是在
这次战败后，清政府付出了很大
代价，光赔款就达2亿两，已无力
进行大的改革。变法失败后，革
命等各种救亡图存的呼声和行
动很多，各派之间无法达成统一
的共识和行动，中央政府的命令
也很难得到贯彻。

马勇：明治维新思想家一直
在启蒙日本民众，日本必须走出
海岛、踏上大陆，与世界诸强竞
争。但中国没有，这也是失败的
一个原因。刘亚洲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
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
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
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
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
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
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
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
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
了，一个失败了。”我非常赞成这
种观点。

齐鲁晚报：在甲午战争中，
个人英勇是否与整个体制形成
鲜明对比？

戚俊杰：正如你在博物馆看
到的史料，很多小人物还有大人
物都表现得正气凛然，要么战
死，要么自杀成仁。上世纪90年

代，我们组织甲午海战研究，有
很多大学生前来学习。那是8月
份，大学生随船去参观过去的战
争地点，结果有人抱怨，呆在船
上太难受，而那个季节的海风吹
着其实还算舒服。你想想丁汝
昌，60岁的人，身负罪名，在寒冬
中带着北洋水师进行战斗，直至
最后自尽。

个人显然无法扭转体制的
弊病。当时的水兵陈京莹在家书
中写道，“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
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
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
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
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
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
操练，且船如玻璃也。”贪腐、海
军建设不受重视、各水师只顾自
己利益等等，使得北洋水师几无
胜算，陈京莹认识到了这点，但
还是战斗到死。

甲午战败促成民族

国家意识产生

齐鲁晚报：甲午战争影响真
的那么深远？

张海鹏：一个世纪了，我们
还可以感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
甲午战争把我们的宝岛台湾、澎
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在洋务运动
时期，台湾是中国各省当中办得
比较好的，当时叫模范省，而这
个模范省在1895年被日本正式
割去，台湾人民至今还为此心
痛。

马勇：甲午战争打断了中
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来洋务运
动等还是比较自信地进行着，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自
此使得中国人开始自我怀疑，
变法、革命等等都出来了，思想
有七八种。与此同时，清政府在
割地、赔款后，也意识到日本值
得我们学习。既然有着相同的文
化背景，为何日本能进行改革、
能变得强大，我们就做不到？此
后，大规模的留学生去往日本，
从学欧美转为学日本，鲁迅、黄
兴、宋教仁、李大钊、陈独秀、郭
沫若等人都去日本学习过。

甲午战争后，中国思想界
非常活跃，但最后要归结到朝廷
才有用。在中国，知识人再厉害，
最高领导人不拍板也没用。慈禧
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

签订后也进行沉痛反省，认识到
之前做得还不够，比如对社会的
释放还不够。在甲午战争后，清
廷还真放开了，允许自由办报，
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
还可以自由议政，国际问题、国
内问题、政治改革，什么都能
谈，这就释放了一个言论的空
间；另外，还允许自由结社，全
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出
来了，有专门研究现代化学、现
代农业的，也有关心国是、只谈
政治的。

正是甲午战败的打击和反
思，引导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形
成。如果没有这场甲午战争，我
们可能还无法转变为一个民族
国家。我们去看梁启超的作品、
康有为的作品，他们所强调的大
概都是这个意思，这是中国民族
几千年来的一次大觉醒，之前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
一个文明体，这样我们才能理解
古代中国的“天下”、“国家”意识
和我们后来讲的近代国家完全
不一样。

齐鲁晚报：中国甲午战争博
物馆你参与了全部建设，是什么
支撑你这么做？

戚俊杰：我在刘公岛上工
作了20年，接待了很多领导人
和高级干部将领。甲午战争失
败对中国影响太大，我们必须
深刻反思，还要将甲午战争中
的点点滴滴介绍给人们。1992
年前，那时并不叫中国甲午战
争博物馆，一开始叫北洋海军
提督署文物管理所。后来我就
主动找人，想在甲午战争100周
年的时候，能让中央领导题字，
这样既方便工作，也让人意识
到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最
终在1994年，江泽民同志题词。
我还和博物馆走访了不少北洋
水师将领后代，不少人被我们
打动，将手中的文物捐给博物
馆。

如今，大家看了这些文物和
历史资料，肯定脑子里会留下印
象，有的还进行反思，自发建立
海权、海洋意识。再比如，意识到
我们中国必须发展好自己，实力
强了才能不被人欺负。实实在在
说，中华民族当前在海洋上，特
别是在东海和南海所面临的困
难处境，远远超过甲午战争的时
候，确实需要中华民族齐心协
力、全力以赴。

史学家回望历史警示改革：

甲甲午午前前的的改改革革
没没能能凝凝聚聚共共识识

甲午战争又是一部屈辱叙事。两个甲子之前的1894年，日本把中
国当垫脚石开始其崛起之路。

诚如教科书说的一样，这场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洋务运动改革的
不彻底。有人说，假如清政府及早彻底改革，也许就不会爆发甲午战
争，即使爆发也不至于惨败。但历史没有假设。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
不能彻底进行？是国民意识不够，还是中央没能全面牵头？一部甲午
战争史，无不是一部艰难改革的历史。

为此，我们专访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原
馆长戚俊杰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他们提供给我
们今天看待这场战争的一个不同的视角。

戚俊杰 马勇张海鹏

（上接B01版）

“甲午战争打断了清朝已经启动
了3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马勇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清朝经过两次鸦片战
争后，被迫向西方学习。自1860年洋
务运动起，清政府开始按照自己的步
骤推动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保持
了相对完整的主权。“甲午战争的爆
发打断了这一进程，原来中国发展增
长的一点自信，都因为甲午战争的失
败而烟消云散。”

而这场战争同样是个契机，导致
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
争中被打败，使中国人在1895年之后
焦虑越来越严重。”马勇认为，包括革
命思潮、排外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等，
几乎所有的改革、革命路径，都在
1895年后的一段时间里集中涌现，中
国的近代化终于开始从器物层面向
思想政治制度层面转变。

重建的海军在辛亥时倒戈

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政府，同样
在进行反思。1895年后，清政府开始
允许自由办报，并允许自由议政。与
此同时，还放宽了对各地方政府的
一律化管理，让地方政府按照各自
的特色施政。除此之外，中国开始向
日本学习，从1895年起，逐渐派学生
赴日留学。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能保卫
疆土，决定重建海军。经张之洞、刘
坤一等人的努力，清政府买下海天、
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共五艘“海字
号”巡洋舰，并把萨镇冰等海军官兵
召回，重掌舰队。慈禧特召见叶祖珪
与萨镇冰，分别赏加提督、总兵衔，
担负起重组北洋水师的重任。

福州的萨镇冰故居，至今还保
存着一张叶祖珪和萨镇冰的合影。

“相片拍摄于1899年，当时清廷重组
水师，甲午战争中幸存的官兵在天
津重新聚首。”萨本辉介绍说。

天津水师学堂已毁于八国联军
炮火，萨镇冰择址另建海军学校。
1903年冬，烟台海校开办。为快出人
才，萨镇冰将学制从五年缩短为三
年，只保留驾驶专业，专门培养海军
指挥军官。三年后，中国首次派遣海
军学生赴日留学，烟台海校入选24
人，居各海军学校之首。

1909年，萨镇冰被委以筹备海
军大臣和海军提督之职。上任后，他
合并了过去分裂的南北水师，建立
了统一的指挥系统，下分巡洋、长江
两舰队，还统一了官制、旗式、军服、
号令，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实
行科学管理。为了保存海军的实力，
萨镇冰还订立了一个特殊的信条：
海军是国家的海军，职责是保卫海
疆，不参与陆上军阀的混战。

正是由于萨镇冰的这个信条，
民国时期，几次海军分裂都没有造
成大规模火并，很大程度上保证了
这支羸弱的海军始终存在。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越来越
多的国人对清朝统治者感到失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接到
清廷命令，前往镇压。时任革命军政
府都督的黎元洪，早年毕业于天津
水师学堂，曾在威海北洋舰队当过
兵，与萨镇冰有师生之谊。于是，他
致函萨镇冰，希望其不要残害同胞，
助其革命。

萨镇冰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各
省纷纷独立的局面，一时间既不愿为
清廷殉葬，也不愿公然易帜加入革命
军。1911年11月11日晚，萨镇冰终于
默许革命，他乘坐的“江贞”舰发出信
号灯：“我去矣！以后军事，尔等舰艇
好自为之。”船上的官兵消极应战，把
炮弹纷纷打向江堤和稻田。

尽管如萨镇冰一样，在革命面
前犹豫不决的人不在少数，但救亡
图存与民族振兴的大势已在引领他
们改变和前行。辛亥革命后，萨镇冰
在北洋政府历任海军总长、福建省
长等职务。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
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
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
反蒋事件，时年74岁的萨镇冰，义无
反顾地加入其中。

1949年8月，解放军进福建之
时，萨镇冰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留
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听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获胜，时年92
岁的萨镇冰忍不住回想起甲午战争
的惨痛经历，当即赋诗一首：“五十七
载犹如梦，举国沦亡缘汉城，龙游浅
水勿自弃，终有扬眉吐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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